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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从文来自湘西凤凰，行伍世家赋予他一种雄健尚武的血性和从军的人生历

练。他从边城出发沿沅水过洞庭走长江跻身于现代都市寻求美好的梦想，在漂泊

动荡的人生江湖中，看到了更多社会的常与变、民族的新与旧、人生的生与死、

人性的善与恶。在屡屡受挫的人生际遇面前，深受湘西游侠精神浸润的沈从文凭

着坚忍顽强的毅力和笔耕不辍的勤奋，动用丰厚的湘西生活积累和现代都市的生

命体验，由一介寒士步入中国现代文坛，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湘西的大山所

赋予他的那种“潜在的力量一旦爆发，往往有一种不可抑止的原始野性”。[1]
这种

原始野性来自于湘西游侠精神，“湘西原本多侠气”，[2]
中国侠文化精神在湘西地

方衍变为游侠精神，湘西人“精神上多因游侠者的遗风，勇鸷慓悍，好客喜弄，如

太史公传记中人”。[3]
走出湘西的沈从文，来到都市寻求人生梦想，获得了观照社

会、历史、人生、人性的现代意识。当他以乡下人的人性道德标尺来衡量都市人

生时，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大都市给他带来的是深深的失望，他为现代世界中

游侠精神的失落而深感遗憾。他对湘西的乡下生活情有独钟，特别对湘西人那种

未受封建正统伦理所规范或束缚的人性、未受现代工业文明所污染的生命价值更

加偏爱。面对都市人生的病态孱弱，面对都市人性的萎靡堕落，沈从文自然会将

审美视角投向湘西纯朴强悍的民风，投向雄强勇武、诚信守诺、行侠仗义的湘西

游侠精神，希望能从中汲取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以及实现社会与国家重造的精神

资源。在从边城到世界的人生旅途上，沈从文成为湘西游侠精神的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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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沈从文对湘西游侠精神极为推崇，他敬佩那些剽悍勇武、行侠仗义甚至带

有原始野性的游侠者和任侠之士。在《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

等散文集及一些小说创作中，都有对湘西游侠精神的生动描述和热情歌赞。

沈从文笔下的凤凰人大都勇武好斗，即使打架杀人，也严格遵守武德，不

搞暗算，不随便乱来，在他们看来，尚武是一种美德，一种修养，而不是乱来

一气的匹夫之勇：

至于我那地方的大人，用单刀扁担在大街上决斗本不算回事。事情

发生时，那些有小孩在街上玩的母亲，只不过说：“小杂种，站远一

点，不要太近！”嘱咐小孩子稍稍站开点罢了。本地军人互相砍杀虽不

出奇，但行刺暗算却不作兴。这类善于殴斗的人物，有军营中人，有哥

老会中老幺，有好打不平的闲汉，在当地另成一帮，豁达大度，谦卑接

物，为友报仇，爱义好施，且多非常孝顺。1)

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

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

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2)

这种好打不平、尚武重义、扶弱锄强、有诺必践的游侠精神，在沈从文的

文本世界中生长着、张扬着。在《从文自传ㆍ船上》中，沈从文就塑造了一个

曾姓朋友的侠义形象。这位曾姓朋友叫曾芹轩，读书不多，办事却十分在行，

有军人风味的勇敢，爽直，正如一般镇筸人的通性。有一年正月一日，作者与

曾姓朋友等一行三人从辰州城市街一个屠户铺子经过，该屠户如《水浒》上的

镇关西，谁也不敢惹。屠户在新年时节仗势欺人，从自家楼口小门里抛爆竹欺

侮行人，曾姓朋友路见不平，挺身而出，假借拜年拳打镇关西，着实教训了屠

1) 沈从文. 从文自传ㆍ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

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19页. 

2) 沈从文. 湘西ㆍ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81

—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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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一顿。打后说：“狗肏的，把爆竹从我头上丢来，你认错了人。老子打了你，

有什么话说，到中南门河边送军服船上来找我，我名曾祖宗。”一面说，一面便

取出一个名片向门里抛去，拉着同行两人的膀子，哈哈大笑，扬长而去。敢作

敢为，顶天立地，颇有大丈夫气度，传承了当年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武松血溅

鸳鸯楼之遗风。3)《从文自传ㆍ一个大王》中的侠义弁目刘云亭，他原来是一个

土匪，一个大王，曾用两只枪毙过两百个左右的敌人，曾有过十七位押寨夫

人，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男子。有人述说谁赌扑克被谁欺骗把荷包掏光了，他当

时一句话也不说，一会儿走到那边去，替被欺骗的把钱要回来，将钱一下掼到

身边，一句话不说就又走开了。在他当土匪以前，本是一个良民，为人怕事又

怕官，被外来军人把他当作一个土匪胡乱枪决过一次，到时他居然逃脱了，后

来且居然作了大王。沈从文称从他那里学习了一课古怪的学程，“从他口上知道

烧房子，杀人……种种犯罪的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

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

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他被司令官救过一次命，于是不

再做大王，而做了司令官的一个亲信，如奴仆一样忠实。由于一些变故，他被

司令官下令处决，之前他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

我还不干！”知恩图报，不做负心人，有侠者风范。4)

沈从文认为：“慷慨好义，负气任侠，楚人中这类古典的热诚，若从当地

（指沅陵——引者注）人寻觅无着时，还可从这两个地方（指麻阳县和凤凰县

——引者注）的男子中发现。”这说明游侠精神传统在湘西一些县城的下层社会

中普遍存在。在那山城（指沅陵——引者注）中用石板铺成的一道长街上，往

往有那么一个平常人会引起外来人的好奇心。这个人矮小、瘦弱，耳不聪，眼

不明，走路时忽忽忙忙，说话时结结巴巴。这个样子古怪，神气也古怪的平常

人就是沅陵县顶可爱的人——大先生，“说不定他那时正在大街头为人排难解

纷，说不定他的行为正需要旁人排难解纷”！走进大先生，将会接触一点很新奇

3) 参见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选[M].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83—86页

4) 参见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选[M].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93—104，

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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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一种混合古典热诚与近代理性在一个特殊环境特殊生活里培养成的心

灵”，那就是急公好义的侠者风范，负气任侠的古道热肠。大先生的视觉和听觉

都毁坏了，但心和脑却非常健全。“他需要的不是同情，因为他成天在同情他

人，为他人设想帮忙尽义务，来不及接受他人的同情。他需要人信托，因为他

那种古典的作人的态度，值得信托。同时他的性情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爱好，他

需要信托，为的是他值得信托”。在大先生的身上，充分体现了湘西游侠精神。

所以作者建议“到沅陵去的人，应当认识认识这位大先生”。5)

《湘西ㆍ凤凰》中的凤凰人田三怒，是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者”，他“二十年

闻名于川黔鄂湘各边区”，是一个典型的游侠精神的体现者。“年纪不到十岁，

看木傀儡戏时，就携一血梼木短棒，在戏场中向屯垦军子弟不端重的横蛮的挑

衅，或把人痛殴一顿，或反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不以为意”。“十五岁就为友

报仇，走七百里路到常德府去杀一木客镖手，因听人说这个镖手在沅州有意调

戏一个妇人，曾用手触过妇人的乳部，这少年就把镖手的双手砍下，带到沅州

去送给那朋友”。有一个张姓男子，曾出门远走云贵二十年，回乡后与人谈天，

问在当地近来谁有名，人答田三怒，张姓汉子对这个正街卖粉的田家小儿子不

免露出轻视的神气。这轻蔑的神情为田三怒得知，当夜就有人去叫张家的门，

叫张姓汉子第二天天亮以前离开此地，否则后果自负。张姓汉子不以为意，后

天大清早，他果然横尸于一个桥头之上。还有一个姓王的酒后忘形，当街大骂

田三怒不是东西，要与田三怒比试比试，被田三怒听到。有人把此事告诉给姓

王的母亲，老妇人十分害怕，去请求田三怒放过自己这个独子。田三怒叫她放

心，他不会惩罚她的儿子。事后果然不再追究，还送了老妇人一笔钱，要她的

那个儿子开个面馆。可见，田三怒从小就嫉恶如仇、行侠仗义、爱憎分明，对

挑衅者能够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游侠的侠义气度。后

来，游侠田三怒被暗枪打中，他伏在水边石头上，死前愤怒地教训城头上放冷

枪的懦夫：“狗杂种，你做的事丢了镇筸人的丑。在暗中射冷箭，不象个男子。

5) 参见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选[M].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93—104，

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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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不下来？”最后，田三怒知道自己不济事了，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也完结了当地最后一个游侠者”。“湘西最后一个游侠者”田三怒虽然死了，但游

侠精神却在一些湘西人的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当年田三怒得力助手之一，

到如今还好好存在，为人依然豪侠好客，待友以义，在苗民中称领袖，这人就

是去年使湘西发生问题，迫何键去职，使湖南政治得一转机的龙云飞”。他年轻

的时候，“在街头与人决斗，杀人后下河边去洗手时，从从容容如毫不在意”，

也是一派游侠者风范。更重要的是，“这种游侠者精神既浸透了三厅子弟的脑

子，所以在本地读书人观念上也发生影响”。军人政治家陈渠珍，“就大有游侠

者风度”；少壮军官如顾家齐、戴季韬等，“精神上多因游侠者的遗风，勇鸷慓

悍，好客喜弄，如太史公传记中人”；诗人田星六的诗中“充满游侠者霸气”。沈

从文十分重视游侠精神的弘扬和现代承传，认为“游侠者精神的浸润，产生过

去，且将形成未来”。6)

在《湘行散记ㆍ虎雏再遇记》中，沈从文叙述道，他在上海时，想用最文

明的方法试着来教育造就一个只有十四岁小豹子一般名叫祖送的乡下孩子，希

望他将来成为一个知识界的伟人。但事与愿违，“那理想中的伟人，在上海滩生

事打坏了一个人，从此便失踪了”。作者知道“一切水得归到海里，小豹子也只

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当作者湘行到达辰州地方后，第一个见到的

就是那个小豹子，“眉眼还是那么有精神，有野性”，近四年来跟随作者的上校

弟弟沈岳荃驻防水浦，在特务连服役。这样一个只有十八岁的小豹子，就已经

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小豹子在陪送作者乘船同行途中，受到一个无理取闹军

人的折辱。等船停上岸买菜时，小豹子在一个客店里找到了那个蛮横的军人，

把那个军人的嘴巴打歪了，并且差一点儿把那军人的膀子也弄断了。7)

与散文《虎雏再遇记》中的小豹子形象形成互文性参照的是小说《虎雏》

中的主人公，沈从文在小说《虎雏》中描写了一个外貌清秀、举止羞怯的小勤

6) 沈从文. 湘西ㆍ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82

—285页

7) 参见沈从文. 湘行散记ㆍ虎雏再遇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 1982，第191－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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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兵，但为了复仇，竟然会拔枪拼命，“勇敢如小狮子”。因此作者称他为“一个

野蛮的灵魂，装在一个美丽盒子里”。8)散文和小说的题目都冠以“虎雏”，确有

象征意义，在虎雏般的人物身上流淌的是湘西游侠精神传统的血液。不论是报

复恶人还是拼命复仇，在那躁动不安的灵魂里，在那野蛮而强悍、卑微却真挚

的行动里，跃动着的是不屈不挠、勇于斗争、拼死捍卫生命尊严的侠文化精神

的光辉。

在小说《边城》中，沈从文对湘西人原始纯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进行了讴

歌与礼赞，湘西的民风淳朴敦厚、雄强勇武，湘西人诚实、勇敢、热情、仗

义。对于湘西人，沈从文评价道：“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

娼妓，也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绅士还更可信任。”9)小说中的人物，

无论顺顺、老船夫、杨马兵等老一代湘西人，还是翠翠、天保、傩送等年轻一

代湘西儿女，他们大都诚实守信、热情大度、勇敢仗义，有古游侠遗风。掌水

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为人以诚相待、正直和平，处世公正无私、慷慨仗义。

他喜欢结交朋友，慷慨而能济人之急，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

兵士、游学文墨人，到了茶峒这个湘西边城，只要向他求助，他总是尽力帮

助。原先掌水码头的执事人死后，顺顺由于德高望重而被推为船总。他对自己

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严厉要求、严格训练，教育他们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

气。父子三人诚实勇敢、豪侠仗义、与人为善，在茶峒一带远近闻名，受到人

们的尊敬。虽然后来顺顺的两个儿子因为同时爱上翠翠而难以排遣内心的矛盾

和痛苦，落得一个不幸遇难身亡，一个下桃源离家出走，但顺顺并没有失去一

个长者应有的宽厚仁慈，也没有失去一个侠者应有的侠义情怀。在翠翠的外祖

父老船夫死后，顺顺亲自过问并帮助她料理后事，关心她的生活。杨马兵为人

热情、仗义，在老船夫死后，他亲自照顾翠翠的生活，尽着自己的道义责任。

老船夫勤劳善良，胸怀坦荡，虽然出身贫微，却有着高贵的生命尊严。翠翠痴

情仗义、坚贞不渝，不管傩送是否能够回来，她仍然默默守在渡口等候期盼着

8) 沈从文. 沈从文文集（第四卷）[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84，第175页. 

9) 沈从文. 边城[M]//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

215页. 



沈从文的创作与湘西游侠精神 339

他的到来。天保、傩送兄弟俩善良、勇敢、仗义，成人之美，洁身自好，追求

自由平等的生活，不受外在荣华富贵的诱惑。总之，在这些纯朴善良的湘西人

身上，无不闪耀着湘西游侠精神的光辉，充分体现了侠文化在这人类文明的边

缘一隅所焕发出的精神魅力和深远影响。

在抗战开始时，沈从文对参加抗日战争的湘西士兵的英勇善战，也表示出

极大的敬意，并且感慨万千：“这才像个湖南人！才像个镇筸人！”他以家乡人

的悲壮和正气作为自己的骄傲。10)在沈从文的眼里，湘西人的性情，在本质上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畏强暴、行侠仗义、急人之难，显示出英雄本色。他

赞美湘西人的侠气，鼓励同乡投入抗战，源于他对湘西游侠精神有着清醒的理

性认识：“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便成游侠者精神，领导

得人，就可成为卫国守土的模范军人。”11)在世俗眼光看来，湘西人的侠气充满

了野蛮蒙昧甚至血腥气息，但沈从文更注重游侠精神对于当时国民人格和民族

文化重建的价值意义。因此，他强调游侠的原始本色，即侠义、勇武、诚信、

谦逊、豪迈。他在《湘西ㆍ凤凰》中写道：

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

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

数省边境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有兵役

的且依然按时入衙署当值，听候差遣作小事情，凡事照常。赌博时用小

铜钱三枚跌地，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

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

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

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

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

色，口不出声。总之，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

不远的。12)

10) 李辉. 湘西原本多侠气——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与《记丁玲》[J]. 读书, 1990,（10）. 

11) 沈从文. 湘西ㆍ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版社. 1982，第273、

281—282页

12) 沈从文. 湘西ㆍ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版社. 1982，第273、

281—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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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湘西游侠精神进行歌赞的同时，沈从文对于湘西的落后及其原因也有

着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湘西的落后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13)他指

出：“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

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

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14)就是这种

顽固的拒他性造成了湘西的贫穷落后面貌以及外地人对湘西的误解：“负气与自

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

辱。每个湘西人都有涤除这羞辱的义务。天时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

宜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和决心改善这些弱点。第一

是自尊心的培养，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即以游侠者精神而论，若缺少自尊心，

便不会成为一个站得住的大脚色。何况年轻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

人得失荣辱为重要。”15)这是沈从文以现代意识对湘西所作的理性观照，由此也

彰显出游侠精神对于振兴湘西的价值意义。“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民族兴

衰，事在人为”，16)沈从文相信自己的创作对湘西的振兴和民族的发展会产生一

定的积极意义，这也是他的文本世界歌赞与张扬湘西游侠精神的根本出发点。

二

沈从文对侠文化的承传和张扬，始终立足于他所理解的湘西游侠精神。在

他看来，湘西游侠精神的形成与存在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屯丁子弟兵制度

13)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4、

214页

14)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4、

214页

15)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5、

215，272、273、282页. 

16)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5、

215，272、273、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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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存不废，“三楚子弟的游侠气概，这个地方（指凤凰——引者注）因屯丁子弟

兵制度，所以保留得特别多”；17)二是，“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

合为一”。18)沈从文认为，湘西游侠精神“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

去不远的”。19)可见，他推崇的是原始的游侠精神。“个人的浪漫情绪”和“历史

的宗教情绪”是原始游侠精神的两大精神支柱与核心质素。沈从文在深刻洞察了

都市人生病态本质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游侠精神作为湘西纯朴强悍民风的有

机组成部分，以此为参照物来审视都市人生。在作者的理性思维和审美视野

中，都市社会之所以出现病态人生人性，正因为其丧失了湘西人生人性中的一

些重要的精神品质，如淳朴忠厚、坦荡侠义、纯洁互助的人性美人情美。在城

乡对峙的整体文学格局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湘西乡下人优美健康的生命

形式和雄强勇武、自由自在的人格类型进行了讴歌礼赞，而对城市人的萎靡病

弱的生命形式和冷酷自私的人格类型给以讽刺批判。在这种城乡对比中，原始

游侠精神以“个人的浪漫情绪”使人的生命情感得以自由舒放、健康发展，使生

命自由自在；以“历史的宗教情绪”使人的精神意志更加坚忍顽强、积极向上，

使精神获得理性观照，走向自觉。无论是国内战争的发生，还是全民族抗战的

爆发，沈从文都以一种超然的姿态将游侠精神的改造和湘西地方的振兴乃至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思索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掘和利用这种沉潜

于人民大众身上的精神力量，以及如何将游侠精神转化并运用到民族复兴大业

上来。这是沈从文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站在“重造经典”的文化战略高度，改

造和张扬游侠精神的良苦用心与希望达到的预期效果。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

沈从文深情歌吟、努力开掘湘西游侠精神的目的在于：寻找积淀于我们民族文

化心理结构深层的强悍的种族特质与雄健的人格精神，挖掘底层社会平民的文

化性格中的积极因子，作为文化革新的一个精神基础，以此为立足点，遵照大

17)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5、

215，272、273、282页. 

18)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5、

215，272、273、282页. 

19) 沈从文. 湘西ㆍ题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15、

215，272、273、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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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文化自身的规律去变革、去更新，并与儒、释、道等上层文化精神中的积极

因子共同构成新的现代民族精神，以此来改造人、改造社会、改造民族，从而

实现国民人格和民族文化的重新建构。

其实，关于对湘西人雄强进取、勇武诚实、有血性等精神的表现，早就有

人指出这寄寓了沈从文的价值理想，即“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

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

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
[23]

可见，对游侠精神的开掘和张扬体现出沈

从文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深沉忧患意识及对民族生存道路的积极探寻。沈

从文的游侠精神，主要是作为那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

观”[24]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难怪作者要对现代世界中游侠精神的失落而大为遗

憾，特别对都市人生的病态世界给以讽刺批判。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像

游侠精神这样一些民间社会的文化传统，毕竟属于过去时代的产物，其本身有

着很大的自发性和盲动性，“这种游侠精神若用不得其当，自然也可以见出种种

短处。或一与领导者离开，即不免在许多事上精力浪费。甚焉者即糜烂地方，

尚不自知”。20)这是沈从文在湘西游侠精神改造中加以谨慎思考之处，真正体现

了他以现代意识改造侠文化的理性精神。

20) 沈从文. 湘西ㆍ凤凰[M]//沈从文散文选. 凌宇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第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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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n Congwen’s Writings and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Chen Fulong / Li Ou

Shen Congwen became a singer of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on the 

life road from Biancheng to the world. He spoke highly of the spirit and respected 

the real roaming swordsmen and the chivalry. The vivid description and the 

enthusiastic praise exit in Shen Congwen’s writings, including the collections of 

prose, such as the autobiography of Congwen, the essays of Xiangxi and Xiangxi, 

etc., and some of his novels. The explor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 Xiangxi’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showed Shen Congwen’s deep worry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future of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estiny of China and his positive searching 

for the survival road of Chinese nation, and really demonstrated his rational spirit 

in the reform of chivalrous culture with the modern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 Shen Congwen;writings, the xiangxi s chivalrous cultural spirit, the chivalrous 

culture


